
蚂蚁岛上的东海战鼓
———漫谈陈山及其《擂鼓集》

□周驰觐 骆丽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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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擂鼓集》中的许多诗词内容与渔业生

产直接相关。经过多年的共同劳作，陈山对

渔业生产已经相当熟悉，比如他能区分大黄

鱼的叫声有雄性与雌性之别，比如对“捉夜

南水”的解释，即“晚间从南边来的潮水中黄

鱼最多，在这时捕鱼，渔民习惯称为‘捉夜南

水’”。诗集中有一些诗词写于渔船上和捕鱼

的过程中，如专门写船老大的诗篇《李老

大》，写捕鱼过程的《甲板会议》《暴风雨中张

网》等；更有一些篇目写于远洋航行过程中，

比如《讨风檄》写于象山港外，《向南方》创作

于随蚂蚁岛渔民远洋时等。此时的陈山，正

在熟读他热爱的老杜，这也给他此时的创作

带上了“诗史”的色彩，有些篇章完全可以当

作他的挂职“工作日志”来解读。事实上，海

上生活，尤其是远洋捕捞，不仅艰辛异常，更

是随时有生命危险，如同民谣中所唱“三寸

板里是娘房，三寸板外见阎王”。《暴风雨中

张网》就详细描述了远洋出海到大目洋的历

程中遭遇了狂风暴雨的危险情形，“大风六

七级，暴雨不停歇，排浪从天来，满海生腥

气。渔船抛上云，人象坐飞机；忽又沉下海，

水晶打墙壁。”场面惊心动魄，但即使在如此

危险的情境之下，渔民仍然关心的是“要捉

夜南水”，“两脚踏‘滚板’，双手使力气；放出

大黑龙，腰身长几里。滚滚搅波涛，盘旋沧海

里，大约一刻钟，龙头咬龙尾；大网已合围，

海水如汤沸。黄鱼头碰头，鳓鱼背靠背”，完

成了一次逆境大丰收，令人不经对渔民“哪

怕雨淋头，赤膊随它洗”这样战天斗地的英

雄主义气概拍案叫绝。

1960年5月19日写于大目洋面的《黄鱼

谣》，堪称诗集中与民间歌谣结合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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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头五句，用极简的字词，将黄鱼的外

观身形描绘得活灵活现。“水晶宫殿”“羊脂

白玉”“赛会”等劳动人民生活中常见词语，

都被作者灵活地运用到了诗句当中，体现的

不仅是诗人“采风”对渔业生活进行外在的

观察，而且是将自己的身心都放置到与渔民

同等的位置，才能感受到艰苦的海上生活的

乐趣所在。也许是受到船老大、老渔民等强

健的劳动人民的影响，诗集中贯彻到底的都

是昂扬的战斗精神和乐天的情绪。

陈山积极向民歌和古典传统学习，《擂

鼓集》创作体式多样，语言平实质朴，易于记

诵，突破了五四以来新诗经典的美学范畴。从

诗集所书写的对象来看，作者在多种题材中

自由穿梭，充分发挥“诗史”功能，记录下他在

蚂蚁岛公社生产生活的点点滴滴。这种记录

并不是为了个人对海边生活浪漫化的歌咏，

而是将笔触更多伸向蚂蚁岛上的渔民群众，

宣扬群众的首创精神。对陈山《擂鼓集》的创

作过程的考察不单单具有学理上的意义，更

有利于我们学习老一辈知识分子主动下沉到

生产实践一线的精神，体会其真正努力“扎根

生活”而非“体验生活”的心路旅程。

今天，当我们弘扬蚂蚁岛精神时，我们

不应忘记当年蚂蚁岛精神的缔造者和宣传

者之一———陈山以及他的《擂鼓集》。

作者单位：浙江海洋大学师范学院

向海洋进军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舟山群

岛，孤悬海外，信息闭塞，在定海

城北舟嵊要塞某部营房里，有一

位入伍不久但表现积极的战士，

名叫郭路生，他的另一身份———

《相信未来》《这是四点零八分

的北京》等诗歌名篇的作者“食

指”———并不为多数战友知晓。此

时的诗人并未为过去的创作成绩

骄傲，而正在为如何写出更符合

时代主旋律的军旅诗犯愁。

经军文艺处干事叶文艺介

绍，他借到了一本诗集《擂鼓集》，

读完之后大为震撼，并受其中诗

作《擂鼓赋》《扬旗赋》的影响，写

出《刺刀篇》等作品。据他自己回

忆：“里面的诗对我影响很大，改

变了我的诗风，铿锵有力的长短

句很适合军旅生活。我后来写出

的《壮志篇》《红旗渠组歌》《海礁

赋》等，均受其影响。”

深深影响了郭路生的诗集作

者，就是曾在擂鼓镇（今普陀区）

蚂蚁岛挂职的时任省作协副主席

的陈山（1917～1997）。陈山原

名杨时俊，曾化名陈立平，笔名杨

子、柳原等。浙江新昌人。1936年

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42年后历

任四明山抗日根据地上虞县办事

处主任、武装部长、代理县委书

记、南山总办事处副主任；新中国

成立后，转任南京市文联秘书长，

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党组成

员、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家协会浙

江分会副主席等职。

新中国成立之初，虽然已经进入了和平

建设时期，但长期战争造成的文化与心理上

的影响一时难以消除。因此，在上个世纪五

十年代的文坛上，“战时文化”的影响仍在延

续。其影响到诗坛，不仅体现在诗歌创作中

艺术手法的运用，而且也促使一大批出身行

伍的宣传歌者登上主流诗坛。

在这批先拿枪后拿笔的行伍诗人中，陈

山是杰出代表之一。在抗日战争期间，陈山

有着非常传奇的经历。1944年11月，他奉命策

动四明山上王鼎三等多股绿林武装起义，加

入新四军队伍。抗战胜利后，他任新四军第一

纵队九团一营政委。1958年，担任浙江省作协

副主席不久的陈山，就来到了舟山地区，挂职

蚂蚁岛公社的党委副书记。结束挂职的1962

年，陈山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以书写蚂

蚁岛人民公社生产生活为主要内容的诗集

《擂鼓集》，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在创作

《擂鼓集》之前，陈山就多有创作成果，是一位

成熟的主旋律诗人，其诗集有《渡江战》（作家

出版社 1955年）、《开国集》（新文艺出版社

1956年）、《报国集》（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

《星际时代的开始》（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8

年）等。陈山的政治抒情诗大多围绕国内经济

建设、国际时事政治以及对战争生活的追忆

等主题，诗风明快晓畅，比较接近当年解放区

“时代的鼓手”田间的创作风格。

蚂蚁岛，在解放前，是一个纯渔区，在封

建渔霸、渔行主和渔业资本家多重的压迫和

剥削下，百姓生活困苦。岛上流传很多民谣，

如“毛节节当点心，花荠菜整枝吞，草子根挖

干净，白头娘（野草）无处寻，小囝卖给峙头

人，小娘（小女孩）卖给沈家门”，道出了渔民

生活辛酸、挖野菜充饥、卖儿鬻女换粮食的

悲惨状况。新中国成立后，这座偏居东海之

滨的小岛恢复生产，成立互助组、渔业生产

合作社，1958年成立蚂蚁岛人民公社。蚂蚁

岛人民公社在浙江乃至全国海岛渔村中都

有较高的知名度，有着“小小蚂蚁赛苏联”的

美誉。1963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

摄的纪录片《在人民公社的大道上》更是对

其进行报道。

诗人来到公社岛

根据与陈山共事的同志回忆，陈山“和

和气气，朴朴实实，像个渔老汉，看不出是个

诗人”“他与阿拉一起出海，一起拔网，力气

蛮大，拔完了网就坐在船头舱板墩柱上叽里

咕噜吟诗”。新四军出身的陈山长年经战地

烽火洗礼，渔家的艰苦对他来说算不了什

么，很快就和当地渔民打成一片。早在抗日

战争时期，陈山排练过大型话剧《魔窟》，在

绍兴觉民舞台演出，引起了较大的轰动。由

此可见，陈山不仅会创作，而且对于如何在

基层民众中开展文艺宣传还是有些经验的，

这也使其能很好地汲取地方上的民间文艺

资源。

《擂鼓集》出版后，引起了当时文艺界的

注意，不少评论家在全国性文学刊物上发表

长篇评论，称其为浙江省内诗人与工农群众

相结合、创作出符合“新民歌运动”政治标准

的典范性作品。从内容来看，诗集中所收录

的几十首诗作不仅集中反映了公社化之后

渔民生产生活的变化，也随着渔船航行出海

的轨迹，对舟山群岛多个岛屿的风光与渔事

活动进行了详尽的描绘。

《擂鼓集》中诗作体裁广泛，大致包括自

由体新诗、旧体诗以及民谣化诗歌等多种。

甫一打开诗集，迎面而来的就是两首大气磅

礴的《擂鼓赋》《扬旗赋》，作为介于诗歌与散

文之间的有韵文体，赋讲究“铺采摛文，体物

写志”（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诗人以此

开篇，鼓声阵阵，如同战争时期以田间为代

表的战士诗人在解放区提倡的“街头诗运

动”之诗作，平白短促却有力，具有极强的鼓

动性。《擂鼓赋》首节“擂鼓十年”，“中原过

暴雨，东海奔潮头，莽荡乾坤春色浮”“六亿

人民高兴透”中的“过”“奔”“透”等用字，颇

得古典诗词“炼字”的精髓，既形象精确，又

明白如话，读起来朗朗上口。最后一节的“不

停留，不停留”重复多遍，又与上一节末尾处

“永远革命不停留”形成顶针的修辞格，愈加

方便记诵。同样的，《扬旗赋》写百万雄师过

大江的场景，由于作者亲身经历，自然能写

出“刺刀如水向东流”的绝妙佳句。

相比旧体诗，自由体新诗自诞生之日

起，就带有一个先天性的缺陷，即不容易记

诵，只适合个人在心中默读，而陈山的诗歌

无疑有效地弥补了这一缺陷。在许多回忆和

评论性文字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对陈山诗歌

便于记诵、过目就能不忘的评价，这很大程

度上都是因为用字与韵律的缘故。

擂起东海战鼓

当年蚂蚁岛妇女劳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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